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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四月初，苏小妹怀

孕了。女人若有了男人，对自
己便是十分小心的。这不，她
早晨用试纸一试，阳性，是早
早孕。她咧开嘴笑了。

她告诉袁庭玉。袁庭玉心

里猛地一跳，不知道是高兴还
是难受。他说：“怪不得昨天

梅树上喜鹊飞来飞去的，敢
情是好消息不断啊!刚才人
才交流中心的费主任来电
话，说有三个好单位要我去
试试呢。”苏小妹愣愣地说：
“你还没表态呢。”袁庭玉
说：“有啥好说的?这肯定是

我的儿子，你等着，我明天就
开始修房子，尽快把你娶进
家门。” 苏小妹笑了一声，
说：“消消停停地做事，早点晚
点怕什么?我就想大着肚子不
结婚，让王南风说两句嘴
呢———看她敢说不敢说?”袁

庭玉不高兴地瞧了她两眼。
苏小妹发觉了袁庭玉的

目光，只当没有看见。她现在
不能承受这样的目光了。回去
对老娘说：“娘，我看庭玉这
个人，将来还是收不住心
的。”老娘回答：“你好不容易
得到了人，又想起人家的心来

了。这便宜占大了。”苏小妹
坐到凳子上哭起来，“娘，我
心里不踏实，我总觉得他不是
我的。”老娘吆喝她：“嘿，说
不得。说了就当真了。”

苏小妹擦擦脸上的眼泪，
瞪了老娘一眼。这一天她没有

心思去氽她的臭豆腐干，晃着
两只手，走进商场里一股劲地
买东西。她总共买了三条短
裤，两条丝巾，七双袜子。

重新坚强起来的苏小妹拣
了一个黄道吉日训斥袁庭玉，
她是属羊的，袁庭玉属蛇，那日

历上说，这天叫“三合蛇羊”。

想来“合”这个字总是好的。
苏小妹对袁庭玉说：“我

们从小就是邻居，家里有什么
事大家互相知道的。你家的男
人全是心在天上飘的，讲究爱
情什么的，理想什么的。我告
诉你，那都是假的。我们是普
通人，结了婚，就该过普通人
的生活。我看紧你的钱袋，你

看紧我的裤带。大家认命，老
老实实地过日子。”

袁庭玉举起一个碗，狠命
地往地下砸烂了。声音之响，连
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他连忙走

出去，只觉得脚下碎瓷片“咯
吱咯吱”地响，到大门外响声

才消失。苏小妹在他身后哭起
来，说：“我就是不相信，这世
上治你的人只有王南风?”

袁庭玉腿脚软绵绵地走
在路上，满眼春光，他无动于
衷。王南风给他打来了电话，说
单位派她到美国的大学进修

一年，今天晚上她没有别的安
排，希望和袁庭玉告别一下。

袁庭玉不想回家，苏小
妹最近天天在他家里，他不
在家的时候她也在那儿。这
个女人既然愿意守空房，那
就让她守着去吧。不必给她

打电话，她不配。
王南风先到了咖啡馆，点了

一桌子的东西气派很大地吃着。

袁庭玉坐在她斜对面，这样两
个人就是各吃各的。过了一会
儿，王南风开始邀请袁庭玉到
她家里去，她竭力引诱袁庭玉，
家里有许多玩意儿，什么南非的
羚羊头，印度的大象牙，北极的
熊皮，清朝的一张红木床……

王南风在那儿东西长东
西短地说个不休，袁庭玉心里
已经肯了。到了王南风家里，
开始做那件事，熟门熟路的。
结束以后，王南风从抽屉里掏
出一包香烟和一个精美的打
火机，替他嘴里放了一根，破

天荒地温存地点上火。然后问
他：“感觉怎么样?”

袁庭玉苦笑了一声。说真
的，他没什么感觉。就是有点
累，他妈的!王南风看了他一
眼，笑着说：“早知道还是留
着想念好。”

袁庭玉的手机响起来，他
一看号码，以为是小妹打来
的，却是自己的老娘。老娘压
低了嗓门说：“我看见你和王
南风这贱货到她屋子里去了，
你们两个人做了鸳鸯了。你现
在就回家，还来得及。”

BCDE

在美国，经营枪械与经营

酒类一样，需要得到联邦政府
的批准，购枪也需要一个程
序。但枪店到处都有，在美国
购买枪支十分方便。

一天早晨，我和朋友亨利
驱车来到在大华盛顿地区比
较有名气的克拉克兄弟枪店。
这是一座平房，门面与普通商
店没什么两样。玻璃门上贴着
一份大字广告：新到罗马尼亚
手枪，价廉物美。商店面积大

约有200平方米，中间是一个
长方形的玻璃柜台，柜子内摆
放着各种子弹，标签上写明厂
家、价格和适用多大口径的枪
支，柜台上有个小书架，摆放
着几本射击爱好者杂志。乍一
进来，还真感觉是进了北京的

食品杂货店。
这里的生意还真不错，顾

客进进出出，熙熙攘攘，但多
半都是冲着靶场来的，没有购
枪者。我等了半晌，只见一个
30来岁的黑人小伙子站在手
枪柜台后面，看来看去。他让

售 货 员 拿 出 一 支 鲁 戈 尔
（Ruger）9毫米半自动手
枪，黑人小伙子掂来掂去，爱
不释手的样子，然后对售货员
说：“贵了点。”

我马上凑过去，与他套话。

为了避免惹麻烦，我用英语胡
说道，这枪好，我家也有一支。
这小伙子微笑着，还真信我。我
马上接着说，如果练习射击，这
枪再好不过，我第一次就能打
10环，其实我从未打过手枪。
他说他已经有了一支步枪，还

想买支手枪，有时出远门带上
方便自卫。另外，他还喜欢射
击，周末没事，经常到靶场过上
一次枪瘾，十分有趣。

柜台后面的男营业员 50
来岁，留着小胡子。他腰间缠

着一个围裙，戴着眼镜，正在
用放大镜看报纸。大概看我不

像买枪人，随便地问了一句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之后，

他仍然回过头去看自己的报
纸。我趴在柜台边看那些黑不
溜秋的东西，手枪大小不一，
样式各异，价格从 160美元
到689美元不等。

我与那个营业员搭讪，问
他生意如何。他面无表情地回

答说，生意还可以。我问：“如
果我想买支手枪，需要什么手
续?”大概他以为生意来了，便

很热情地告诉我，只需要我的
身份证或者驾驶执照和证明居

住在马里兰州的有关证件就可
以了。现在，购枪又有了新规
定，枪店与联邦调查局电脑联
网，顾客在购枪时，枪店在数分
钟内就可以查清购枪者是否具
有购买枪支的资格。而在以前，
购枪者交钱后需要等待 3天

到一个星期，枪店需要向警方
提供购枪者的姓名和地址，警
方调查购枪者是否可以拥有枪
支，有犯罪记录的将被取消购
枪资格。购枪后，购枪者的地址
和其他情况将和所购枪支的序
号、类型一起记录备案，在警方

那里登记注册。
这位营业员从书架上拿

出一个小册子让我看。小册子
的首页上印着“1996年枪支
暴力法摘要”，后面几页上是
马里兰州的枪械法律条文，其
中规定，任何人不得为第三者

购枪，销售商向为第三者购枪
的顾客售枪一旦被发现将被
吊销经营执照，法律还规定，
禁止枪械商店出售一些杀伤
力大的枪支和弹药，除特殊情
况外，任何人30天内购买枪
支的数量不得超过1支等等。

1968年美国联邦政府颁
布了枪械管理法，后来又颁布
了火器拥有者保护法。但各州
同时又都有自己的枪械法，这
些法律严厉程度不同，具体细
节差别也很多，叫人眼花缭乱。
一些犯罪率高的城市规定十分

严厉，如首都华盛顿市 1976
年通过的火器法规定，所有火
器必须在市警察局注册备案，
并有许可证，1977年停止新的
火器登记注册，禁止在市内销
售任何火器，任何人不得携带
手枪进入市区或者通过市区。

然而，遍布美国的 “砰
砰”枪声使这些看似威严的
法律一次又一次地被击毙。

FGHIJ

百货大楼地处镇中心，虽

然房子又旧又破，但却横七竖
八地挂了不少广告牌，就像是
一个糟老头子脸上抹的腮红。
我和老杨在大楼对面的西瓜
摊下已经坐了半个多小时，假
装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其实眼睛一直盯着停在楼前

右侧的一溜自行车。
“你们到底买不买啊?不

买就别老坐在我这里挡生意
嘛!”瓜贩一直在偷偷摸摸观
察我们，这会儿终于忍不住了。
“别吵，我们在执行任

务。”老杨把眼睛一瞪。我差
点没笑出来，这家伙装得还挺
像那么回事。

瓜贩一下子被唬住了，显
然他摸不清我们的底细。“我
们在跟踪一个外地小偷团伙，
请你配合。”我压低声音说。
“明白，明白。”瓜贩这下

好像是明白了什么，“放心，我
一定全力配合。”我心里暗笑，
他肯定真把我们当警察了。

老杨嘴里说的执行任务

还真不是假话，我所说的抓小
偷也不是蒙人，我们的确是在
抓一个小偷，一个偷走老张自
行车的小偷。这事得从上星期
三说起，老张晚饭前到百货大
楼去给老婆买补品，前后也就
十分钟左右时间，放在外面的

自行车就跟人家跑了。第二天
到学校来一说，大家都挺上
火，老张更是懊恼得很：“车倒
不是新车，可它是我们结婚时
买的，有纪念意义，还没敢跟
老婆说呢!怕影响她心情。”下
课后我和几个人一商量，大家

都主动请战，要给老张报仇。
说干就干，我们做了一下

简单分工，除了老吴，其余四
个人分成两组，每组连盯 3
天，今天正好是我和老杨值勤

的最后一天。我昨天晚上看小
说熬到大半夜，精神有些萎靡

不振，坐着坐着人就有点恍
惚。“有情况!”老杨突然捅了
捅我，我一下惊醒过来。

我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

少年鬼鬼祟祟地在一辆自行
车前捣鼓着什么，一边弄还一
边往旁边看，顺着他的眼光，
我发现一个叼着香烟的年轻
人站在水果摊前，眼神左顾右
盼一看就不像好人。我直了直
腰，顿时觉得精神百倍。少年

的技术看来还不错，三下两下

很快就撬开了车锁，他飞快地
推了两步正准备跨腿上车。

得手之后的少年显得非
常放松，突然冲过来的两个人
着实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他愣
了一下想弃车逃跑，可还没等
他做出动作，我已经一把抓住
了他的后衣领，老杨也已经拦
在了他的前面。

“不关我的事，别打我。”
惊吓之下，少年的声音有些颤
抖。我这才想起来旁边还有一
个他的同伙，转头再看，那个
家伙早已像受惊的兔子似的
一溜烟跑了。
“都怪我们没分好工，让

他跑了。”我懊恼地说。
“没事，抓到这小子，还

怕他跑了?”
“快说，你们偷了多少自

行车?车都放在哪儿?”为了
显示出威严，我简直是喊着在
问。“说，不说就把你关派出

所去。”老杨在旁边帮腔。无
论怎么吓，少年始终一声不
吭，时不时地还挣扎一下。
“跟我们去所里!”我大

喝了一声，推着少年挪窝，少
年看来是个老油子，他一下子
竟赖在了地上。老杨早已忍耐

不住，他上来一把捉住他的手
臂，像拎小鸡似的把他给提了
起来。
“我告诉你们是不是会

放了我?”刚刚还死倔着不出
声的少年突然开了口，听他的
口音应该不是本地人。

“当然可以，你快说，偷
来的车都放在哪儿?”我和老
杨停下脚步，几乎同时开口。
“他们在屠宰厂的后面租

了个房子，车都是当场转手。”
少年的话让我们有点泄气。

突然间，我隐隐觉得哪里

有些不对劲，我的感觉一向很
灵敏。我回头一看，发现有一
伙人远远地追了过来。

KLMNO

建文元年（1399年）六

月，燕王府护卫百户倪谅向
朝廷报告说，燕王要谋反。建
文帝下诏逮捕燕王府中官
属，并密敕北平都指挥张信
逮捕燕王。但张信却投靠了
燕王，把朝廷的消息透露给
了燕王，于是燕王决定起兵。

就在他定策之时，出现了意
外，忽然有大风雨至，吹落了
几片檐瓦。燕王变色心惊，道
衍却以为这很吉祥，他说，瓦
落下来，说明你的宫殿要换
黄瓦了，天下要易主了。燕王
听了这番话，心才算定下来。

要夺取全面的胜利，还
需要从整个战略上为自己制
造一个合理的根据，这就是
“靖难”二字。那么，这个
“难”是谁的“难”呢?按照
朱棣的意思，这个“难”不是
他燕王的“难”，而是朝廷的

“难”，是建文帝的 “难”。
“靖难”，就是为朝廷平难，
为建文帝平难。

朱棣有意删去了祖训中
“天子密诏诸王”这样关键
的字眼。没有天子的密诏，诸
王根本没资格 “靖难”。那

么，所谓“奸臣”又是谁呢?
在以后的征战中，他一再宣
称是“左班文臣”，那到底是
谁呢?就是兵部尚书齐泰和
太常寺卿黄子澄。

就在1401年十二月，朱

棣挥师南下。燕军在浦子口
（今南京浦口）打败盛庸，誓
师渡江。守江的舟师将领投
降，燕军顺利渡江。

一筹莫展的建文帝这时
又派谷王、安王等和李景隆
一起去劝说朱棣罢兵———诸

王本来就与燕王同病相怜，他
们怎么会去劝说燕王呢?燕王
拒绝罢兵，坚称自己只为铲除

奸臣，别无他求。他又把皇嫂
常氏，即建文帝的庶母，请到

军中，为自己的进兵扫除最后
的障碍。他再次向常氏陈述不
得不起兵的理由，并用箭向城
中射入一封给弟弟妹妹们的
信，说：“如朝廷知我忠孝之
心，能行成王故事，我当如周
公辅佐，以安天下苍生。如其

不然，尔众兄弟亲王、众妹妹
公主及多亲戚，当速挈眷属
移居守孝陵，城破之日，庶免
惊恐。”你看，他明显是在恐
吓自己的弟弟妹妹———到城

破的时候，你们乖乖地躲在
太祖陵里，否则不能保证你

们的安全。总之，朱棣决计
攻克南京。

建文帝这时候无计可施
了，他在群臣面前失声痛哭，
臣下有人建议他放弃京师去
湖南，也有人建议他去浙江。
方孝孺则主张坚守京城以待

外援，万一不利，可去四川以
图后举。建文帝用方孝孺之
议，命魏国公徐辉祖、开国公
常升防御京城，同时派人秘
密出城，以蜡丸藏诏书，命各
地迅速出兵勤王。但此时燕
军已将京城严密包围，蜡丸

诏书都被燕军截获。燕军逼
近京城，早已暗中私通燕王
的徐辉祖的弟弟徐增寿，其
举止更加明目张胆。

群臣发现徐增寿的背叛
行为后，将他拉至殿下痛打。
愤怒中，建文帝竟挥剑亲手

将徐增寿杀死。随后，李景隆
和谷王打开金川门，迎接燕
王入城，南京守军不战而降。
等燕军进城后，宫中火起，建
文帝不知逃到哪里去了。靖
难之役以建文帝的彻底失
败、燕王朱棣的大获全胜而

告终。
朱棣带兵打进南京，本

来就是要夺取皇位的，但是
在即位前却要让别人一再劝
进，这就是极为虚伪的所谓
“三推让”之礼。在经过两次
劝进与推让之后，在群臣第

三次劝进下，朱棣就要登上
皇帝位了。他有点得意忘形，
如果不是杨荣提示，他几乎
忘了即位前应该先去祭拜太
祖朱元璋的陵墓，即使他推
翻的是朱元璋所立的合法皇
帝。朱棣终于如愿以偿了。从

此，明朝开始了一个新的时
代，明朝的皇帝中多了一位
雄主。


